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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小故事

陈嘉庚长到十六岁，母亲才

又生了个小弟弟。这小弟弟，名

叫敬贤，长得十分可爱，一对大

眼睛滴溜溜地转，聪明敏锐。母

亲爱若掌中明珠，陈嘉庚对他也

爱得出心入命。

小孩聪明有得娇宠，十有八

九顽皮淘气。这小敬贤也不例

外。

小敬贤两岁时，陈嘉庚就南

渡到新加坡跟其父亲学商去了。

三年后，返梓成亲时，敬贤已五

岁。他活泼好动，成天和村社中

的小孩玩耍、斗殴，不是被人打

得头破血流，就是让别人拉着上

门告状。母亲又是爱又是怜，又

是气又是急。除了带着他登门去

给人赔罪道歉外，无他计可施。

陈嘉庚又哄又劝，连教带骗，但

效果甚微，因而总是为他皱眉叹

气。

这一天，稍看不住，小敬贤又

溜出去了。不一顿饭工夫，就哭

着跑回来了。衣服撕破了，头上

又添几个鼓包。母亲把他拉过

来，为他擦洗。看到他身上青一

块、紫一块，母亲不觉伤心地落

下泪来。母亲落泪，嘉庚伤心。这

时的他，对敬贤不仅爱、怜，还有

气，莫名的恨。恨他蛮野，孽性不

改。

母亲还没把他的衣服穿好，

外边就传来一阵叫喊声，粗言秽

语教人难以入耳。人家骂上门来

了。带来的小孩比敬贤大，可额上

有黑色的凝着的血迹。乡下人说：

会打打身，不会打打脸。你敬贤青

一块紫一块谁看得见，可他头上

滴血是明摆着的。血，可怖。流血

常常能赢理。

照例的赔礼，称不是，赔钱，

送东西。人走了，抛进门来的是

“祖宗、奶奶”的一阵骂。

母亲一生烧香拜佛，行善积

德。如今是牙齿打落含血吞，一时

如五味瓶，咸酸苦甜辣混在一起，

竟不知是什么味道，抽抽噎噎地哭

起来：“我前生犯的什么罪孽，今生

受这样的责罚？”

陈嘉庚早憋了一肚子的火，

对母亲的怜孝之心，使他火上浇

油。怒火使他失态。他一把抓起小

敬贤，顺手拿起一条绳子，冲出大

门，把小敬贤绑在树上，一阵抽

打。

打在敬贤身上，疼在母亲和

嘉庚心上。晚上，被抽打的敬贤早

已入睡，但陈嘉庚却还在辗转反

侧。

“打了才自己心疼。心疼你就

不要打。”温柔的新婚娘子张宝果

看到丈夫睡不着，也动情了。

“我想办个学塾。”陈嘉庚说。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倒是把

宝果弄糊涂了。“什么，办学塾？”

“是，办学塾。”

“就为弟弟？”

“也是，也不是。吃一片肉何

苦杀一头猪。要光为敬贤，事情都

也好办。”嘉庚说。

“我想把他寄到我爹那里

去。”宝果建议说她爹是远近有名

的秀才张建壬先生。

“那别的孩子呢？孩子没地方

读书，成天胡闹。你不教好，他学

坏。我想还是得把学塾办起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张宝果说。到底书

香人家出身，知书识礼。“可钱

呢？”

“咱家还有两千元。咱完婚时

用余的。”

“孩子就要出世了。头男长

女，少不了花钱。”

“这好办。有钱多花，无钱少

花。”陈嘉庚说。

“这事大。你要和娘商量。”宝

果说。

母亲是难得的大善人，乐善

好施，岂有不同意之理。

经过一番努力，准备，祖祠

修葺一新，全社统一的学塾办

起来了，名曰“惕斋学塾”。孩子

们大都上学了。在上学的孩子

中就有天真充满稚气的陈敬

贤。

□陈彬

散文随笔 □任镜波

庄炎林同志比我大 13 岁，

我尊称他“庄老”。他为人随和，

一直叫我“老朋友”。这可能是

我们认识的时间长一些的缘

故。

上世纪 50 年代，他担任青

年团福建省委书记时，我在省

教育厅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

常到团省委找学校工作部的陈

学辛、陈宁、郑守钧等几位同

志。陈学辛是学校工作部部长、

庄炎林的第一任夫人。在同他

们的交往中，我有时会碰到庄

炎林。他长得十分英俊，而且非

常热情、随和。他见过一次的

人，第二次再见面时，他都会主

动跟你招呼、握手。有一年，他

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买了一些苏联的糖果带回来，

分给团省委机关的同志。刚好

我到那里，吃了一颗，还带回一

颗。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

闽北的邵武县。当时我还在南

平市，有一次去邵武办事，便顺

便去看他。他还是那样乐呵呵

的，泰然自若。他说他天天游

泳。有一个早晨，寒风刺骨，他

到河边脱掉外衣，搓搓身后便

涉水向着河流的最深处走去。

这时，一个农民路过，见状便大

喊起来：“救人啊！有人跳河

了！”结果引来一大堆人，落下

一个笑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

集美航专申办学院的事，我常

到北京跑动。每次去北京，我都

抽时间去拜访他。1994 年，退休

后我曾筹拍一部题为《集美之

歌》的电视纪录片。我打电话请

他当顾问，他满口答应。过几

天，他便给我寄来题词：“集美

校友遍四海，创业光辉耀五

洲。”以示鼓励。因为种种原因，

片子没拍成，但我始终记着庄

老的这一份情。

1996 年，新加坡怡和轩俱

乐部举行百年华诞庆典，我们

都应邀参加，在新加坡相约而

遇。他的第一任夫人陈学辛已

病逝，第二任夫人雷应申来了。

她也是一位热心人，性格与庄

老很相近。庄老在新加坡生活

过，出门时他象个导游。他给我

们讲了许多新加坡的历史和文

化。

陈共存先生是新加坡国家

公园局主席，请我们参观国家

公园。公园内外有许多盛开的

兰花。庄老说：“在新加坡，兰花

叫‘胡姬花’，是国花。”这里还

有李光耀夫人最喜欢的一种胡

姬花，颜色、造型都非常美，而

且还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庄老

还给我讲了许多他父亲与陈嘉

庚深交的故事，以及他父子在

新加坡的经历。两代侨领，一心

爱国。

改革开放后，集美学村的

每次纪念活动，庄老夫妇都会

应邀参加。他们每次来集美，不

管是参加活动还是参加集大校

董会开会，我都会去拜访他们。

他夫人或唐秘书都要庄老和我

一起照相留影。一二十年了，每

年的岁末年初，庄老都给我寄

一本与名片差不多大的袖珍本

年历，上有庄老自己写的《新年

感言》，还有“世事六然”“人生

六是”“修身六炼”“人品六为”

“行为六利”“为人六乐”等等，

内容丰富，四言、七言，均有押

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2015 年，他获得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章。他给我打电话，说：“习近

平总书记给我挂纪念章时问

我：‘身体好吗？’我说：‘没有

问题！’习总书记笑了！”他还

说：“习总书记给你们总会回

信，是总会的光荣，也是厦门

市的光荣。要很好地宣传、弘

扬嘉庚精神，凝聚侨心、侨力，

共圆中国梦！”

庄老是一位老革命。1937

年，他才 16 岁，就参加淞沪抗

战上海童子军战士服务团，尔

后参加广西抗日学生军。194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

昆仑关会战，在一次炮战中，一

发炮弹就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

爆炸，身后的一头水牛被炸得

血肉横飞。他说：“我是幸存

者！”他的身体是奇迹般地健

康，曾被誉为“中华第一老铁

人”。

2019 年 10 月 18 日，他和

杜豫同志来集美校友会馆看

我。雷应申同志去世后，是杜

豫同志照顾着庄老。她是部队

医院一位退休教授，是庄老的

保健医生，也是庄老的“外交

大使”。我和庄老交流了一些

怎样制作美篇的经验后，她便

给我介绍庄老的生活和健康

的情况，以及庄老的一些想

法。她说庄老想为“一带一路”

做些高层次的工作，问我能不

能帮忙找个协作的单位来共

同商量。我马上给集美大学发

改处梁振坤处长打电话，请他

设法帮他与集美大学合作。11

月 3 日，杜豫同志又给我打电

话，说：“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

了，庄老说一定要请您这位老

朋友来吃顿饭。”我约了集美

校友总会副会长宋立武先生

一起去。因为宋立武的岳父是

庄老的好朋友，他们也常有来

往。吃饭的时候，庄老谈笑风

生，我们都很开心。没想到这

次餐聚竟成了永别！呜呼哀

哉！

中新社发布的讣告说，中

国侨联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庄炎

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 7 时 57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98 岁。我很纳闷，庄炎

林同志是 1921 年 11 月出生

的，应该是享年 99 岁才对。若

算虚龄，也该是 100 岁了。寿终

正寝，遗爱人间！

陈敬贤 8 岁丧母，13

岁由大嫂张宝果资助金

戒指一只作川资，往新加

坡投其父兄。同年，父亲

回国定居，颐养天年。陈

敬贤在其兄的教育、扶持

下，立志发奋，要做一番

事业。

陈嘉庚兄弟在他父亲

破产后，同心协力，跰手砥

足。几年工夫，就打开新天

地，在新加坡的工商界崭

露头角。

1910 年春，陈嘉庚和

陈敬贤积极支持孙中山领

导的革命活动，两人同时

在新加坡晚晴园剪去编

发，同满清决裂，加入同盟

会。誓词是：福建同安人陈

嘉庚、陈敬贤当天发誓，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

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

有始有卒。有渝次盟，任众

处罚。

陈嘉庚和陈敬贤不仅

是兄弟，而且是同志了。

陈嘉庚企业大发展，

两兄弟都是“头家”；陈嘉

庚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

学，两人都是“校主”。即使

在陈敬贤成亲之后，两兄

弟也没分家。有一段时间，

陈嘉庚的妻妾儿女和陈敬

贤伉俪都在新加坡，合成

一个 14 人的大家。主持这

个大家的是陈嘉庚原配夫

人张宝果。

1913 年，陈嘉庚创办

集美小学校后，他就矢志

为公益服务，矢志兴学办

教育事业。陈敬贤与乃兄

志同道合，两人同心又合

力，但又难得相处。因为办

学在国内，实业在国外。办

学需要钱；赚钱得靠实业。

办教育没人主持不行，搞

实业没有主持也不行。为

了共同的事业，兄弟两人

在集美—新加坡之间走马

灯似地往返穿梭。自 1913

年陈嘉庚回国创办集美小

学校开始到 1936 年陈敬

贤逝世止的 23 年间，两兄

弟只有 1913 年 10 月到

1916 年 10 月这 3 年相聚

在一起，和两次不足两个

月的交接，其他时间都是

各分东西：陈嘉庚回国办

学，陈敬贤就在南洋经商；

陈敬贤回国，陈嘉庚必定

在南洋。

手足兄弟真如手足：

前后左右不一，可方向目

标一致，行动节奏统一。

□陈彬


